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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３年发表在互联网上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宣布需要加速超越新自
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霸权，而不是抵抗他们。加速主义要求将眼下的政治条件推

到极限，他们提出资本主义自己就会炸裂，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就能得到实现。

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加速主义政治学是有问题的，他们在政治上给出了一种

惰性的主体理论。如果资本主义被超越，那么资本主义的主体也会被超越，共

产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主体只能通过否定和阶级斗争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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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速坠入深渊

　　马克·费舍在其畅销书《资本主义实在

论》中将资本主义与１９８２年约翰·卡朋特的恐

怖电影《怪形》做了个比较：它是“一个怪兽，不

断变形的实体，能够转化和吸收它所接触到的

一切”［１］。该电影讲的是由麦克雷迪率领的南

极考察队发现了一个怪异而神奇的有机体，正

在消化和复制他们的雪橇犬，他们感到震惊不

已。接下来，这个有机体转向了考察队的队员，

通过完全消化和模仿队员而继续存活着。随着

电影情节的发展，我们逐渐弄不清到底谁是真

正的人（怪形之前存在的人），谁是仿品（怪形

的效果或产物，或者说怪形本身）。每一个人

都是可疑的，每一个人都可能被消化吸纳掉，没

有一个人值得信任。就像资本一样，像怪形一

般存活着，力量得到增强，通过宿主的身体来繁

殖。没有我们，它将一事无成。和资本一样，

怪形需要占有一切生命形式，直到没有任何东

西剩下为止，毫无例外。

在资本开始实质性消化生活中所有方面之

时，出现了加速主义的政治理论和策略。它开

始呼喊，资本主义再没有任何外部，它诊断出了

这样的结果，即在政治上、文化上和理论上已经

广泛地瘫痪了。这样，当代加速主义思想的出

发点一方面谈到了毫无羁绊到处吸血的资本形

象，另一方面指出当代左派一事无成，遭遇挫

折。在面对所有生活领域都被新自由主义化

时，我们说过，左派已经被掏空了，再也没有它

的激进性和变革性的力量了［２］。在政治行动方

面，同样的事情还在继续，战略成果逐渐被牺

牲，换成了直接的地方性和水平论的政治，他

们的行动似乎关心的是自我放纵和赋权，而不

是改革社会结构。在这个方面，占领运动的战

略性政治失败正是加速主义所指出的问题的征

兆。占领运动崇拜小范围的、仪式化的、比喻形

式的抗议和直接民主，导致了整体上的失败结

果和崩溃，成为了加速主义所表述的理论上和

力比多式的空间。这样，当代加速主义与他们

的法国前辈们一样，从失败的意义与空间出发

来谈问题。

作为左翼的政治理论策略，可以说加速主

义首先出现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法国，它是对

１９６８年“五月风暴”运动失败的回应［３］１。在后

来实现革命性变革的希望彻底破灭的绝望之

下，早期的加速主义理论试图接触资本主义的

力量，即那种在复制和吸收能力上无法阻挡的

资本主义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吉尔·德勒

兹和菲利斯·加塔利将从理论上将资本主义概

括为唯一打破所有之前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运动

力量。按照他们的说法，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在

于，通过解码和解域化了现有的欲望流，让资本

主义发挥作用。然而，与此同时，资本不断地将

解放出来的力量再辖域化，为了控制它们，为它

们植入了一个抽象交换的公理。于是，正如马

克思所相信的那样，这个系统不会因为其矛盾

和危机而崩溃。相反，危机是“内在于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手段”［４］２３０。换句话说，资本主义

没有外部限制，只有一个内部限制，即它不断地

通过重构自己来取代和超越自己。新的公理被

不断地生产出来，他们将所有事物都变成了商

品，成为牟取利益的源泉。例如，在今天，全球

激进主义给出的政治挑战逐渐被公司化和商品

化的力量所消化，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多的激

·０３·





麦克雷迪了解了怪形的寄生性，在影片的最后，他和除他之外的唯一的存活队员柴尔茨只是在那里等待，在冰冷刺骨

的营地里等待着被冻死，这样可以确定，怪形会和他们一起死掉。

水平论是新近一些左派提出的概念，这个概念是相对于存在等级制的垂直轴提出来的。所谓水平轴，就是各个族群、

性别、种族、组织都共存在一个水平面上，彼此之间没有统治和治理的关系，只有彼此自治和互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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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主义的形式已经被吸纳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策

略，采取了公司式的组织形式，用市场的方式来

解决问题，甚至绝大多数抗议都变成了带有品

牌效应生产的仪式性的活动。以能见度，“被

看到”为目标（当然，还带有特有的标签），这已

经取代了系统性变革或政治革命。与此同时，

激进女性主义的政治观念和价值也被殖民化、

被品牌化、被市场化了，就像多芬公司提出为真

正的美而战一样，像雪莉·桑德伯格这样的公

司高层和激进分子，敦促女性倚靠她们的公司，

来超越体制性的不平等和父权制。所有的政治

形式似乎都内在地转化为商品形式，因为所有

的问题或危机，似乎都有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

方案。令人恐惧的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宣布：

“资本主义的公理体系有着很强的弹性，它总

是会拓展自己的界限，可以将新的公理纳入到

之前业已饱和的体系中！你说你想要工薪阶层

的公理，还是工人阶级和工会的公理呢？好吧，

我们看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此后，利润随

着薪资发展，携手并进，同进同出。即便用海豚

的语言，也能弄出个公理。”［４］２３８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挑战和超越市场。这就

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解决方案是什么？革

命道路在哪里？”［４］２３９德勒兹和加塔利用挑衅的

口气回答说，或许我们应该深入到市场运动中

去，而不是抵抗市场或从市场中撤退。他们提

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想法，即加速整个运动。

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当代加速主义理论的

种子。

作为对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呼应，让·弗朗

索瓦·利奥塔也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因为批

判，坏了良心或者“干了”正义的事情就死去，

只有让其过剩，它才会死去。他认为，资本主义

的韧性就是“不可触及的交换价值的公理”的

结果，它可以生产和消耗所有东西，或“如你所

愿去打造出任何东西”［５］１８８。他认为，其后果就

是所有社会形式和规范都被清除、被超越、被消

解，直到“唯一只剩下了价格的标签，可以用来

交换的标识”［５］１８８－１８９。这意味着，对于利奥塔

来说，我们不要从对欲望的乡愁式依恋的角度，

将资本主义看成一种纯粹的、对立的、外部的力

量。德勒兹和加塔利对欲望的颂扬，在利奥塔

看来很成问题，因为在资本主义之下，那里只有

资本主义式的欲望，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没有清

白无辜的或解放的力比多的形式。正如让·鲍

德里亚所说，即便是死亡，资本主义也不会遇到

任何障碍，彻底根除其价值。利奥塔认为，死亡

也没有给出替代资本怪物的方式，没有一种有

机体或前力比多的主体不会遭受马克思所说的

异化。这些说法的含义众所周知，同样，在当代

批判理论中也被摒弃了：利奥塔有一段非常臭

名昭著和声名狼藉的说法，他认为工人“吞咽

了资本的屎，吞噬了资本的物质材料，它的金属

棒，它的聚苯乙烯，它的书，它的香肠酱”［６］１１６。

对于利奥塔来说，工人在早期资本主义的矿井

和工厂的地狱般的条件下，经历了疯狂的快感

和受虐狂式的爽快。他们（工人）实际上享受

着对他们的身体和身份的怪异的毁灭，他们的

家庭和村庄解体了，而新出现了非人的郊区和

旅店。这样，他们宁可受到奴役，“在数量过剩

下崩裂”，而不需要被解放、被拯救，或者听从

左派的道德化的倾向［６］１１６。总之，本杰明·诺

伊斯将德勒兹、加塔利、利奥塔和鲍德里亚等人

的著作称为“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螺旋”［３］５。

每一个思想家不断地指责其他人没有完全看清

形势，即资本主义已经囊括了一切，与此同时，

他们都在寻求自己逃离这些囊括性权力的

路线。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

的著作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这种观点，尽管这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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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以技术未来主义和后人类的形式出现的。

针对撒切尔夫人以及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

态、冷酷无情的政策和看似不可避免的发展，兰

德回应说，要加快资本主义的速度，加强非人性

与毁灭性的机器暴力。兰德的观点试图彻底地

解放资本主义解域化的能力，让资本以各种方

式蔓延，直至系统性地熔断。在这个过程中，由

于拒绝承认反资本主义和资本本身之间存在区

别，所有的左翼的消极性都会消失。兰德提出，

政治过时了［７］２７４。我们不可能从政治上来区别

兰德的理论和撒切尔夫人与里根的新自由主义

的实践［８］。接下来，兰德说道：“走向更加不受

限制的市场化进程，将社会领域撕得粉

碎。”［７］５５他说，整个疯狂的过程，不可能也不可

以停下来，即便人类主体消失了———这个过程

也得进行下去！当我们跨入机器领域时，我们

正在被淘汰：“人类就像令人憎恶的噩梦一样

消退。”［７］２６１

当代加速主义认为自己构成并延续了资本

主义的修格斯重新出现的景象（或梦魇），或者

说市场成为了无穷无尽的、恐怖的、无形的，最

终让我们无法逃离的实体。这种看法直接承袭

于兰德、利奥塔、德勒兹和加塔利。在面对这只

怪兽的时候，左派成为一盘散沙，十分羸弱。雷

伊·布拉西耶说，今天大多数左派完全瘫痪了，

毫无效率地仅仅关心那些小范围的转瞬即逝的

正义和平等形式［９］。他认为，左派缺少政治上

和认知上的雄心壮志，我们生活在左派祛魅和

败退的年代里，当代加速主义者和他们的前辈

们一样，声称要走出“困境”，找到一个出口。

可以认为，作为对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回应，我们

必须在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结构内部加速前进，

前进是唯一超越资本主义的方法。加速主义认

为，资本主义在处理各种对立和过剩形式方面

有着超强的恢复能力，以致我们没有其他方法

对付它。当然，提出找到一个出口，并非传统左

派的看法。没有批判，没有抗议，没有占领，没

有破坏，没有直接行动，没有非个体化的斗争或

工人阶级的造反，根本不存在作为否定和斗争

的无产阶级力量，我们再也找不到拿着炸药包

和火焰喷射器的库尔特·罗塞尔了。阿列克斯

·威廉姆斯和尼克·斯尔尼塞克合作撰写的

《加速主义政治宣言》提出传统左派的直接行

动和水平论战略已经过时了：“今天左翼最重

要的区分就是在那些坚持地方主义、直接行动

和坚持水平论斗争的流俗政治的左派，以及与

抽象、复杂、全球化、技术的现代性和平共处，被

称为加速主义政治的左派之间的区分。前者热

衷于建造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狭小和临

时的空间，他们回避了在面对敌人时的真正问

题，这些敌人在本质上是非地方的、抽象的、根

植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结构。”［２］２５４

按照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的说法，旧战

略注定要失败，而他们只能导致更多的失败。

在这里描述的“新原始－地方主义”的批判、抗

议和破坏策略是过时的，是乡愁式的、最糟糕

的、最无效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看作左翼失

败的标志，他们日益接纳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

义统治下的日趋复杂的局面和全球性。按照罗

宾·马凯和阿曼·阿瓦尼西安的说法，我们今

天具有的就是被掏空的左派，他们遭受了感染，

“沉迷于纯洁和谦卑，在情操上更倾向于让个

人得到满足的批判和抗议的仪式，以及他们的

脆弱而短暂的集体形式”［１０］６。他们说，左派将

能量浪费在民主崇拜之上，他们将民主看作开

放、协商、包容和水平化的地方化进程。与此同

时，全球资本主义的暴力已经让这种方式无法

立足，它已经彻底清除了我们的未来。

按照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的说法，我们

需要做的是远离民众政治的地方主义，去建设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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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世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政治学，“可以再

一次开启未来”［２］３６２。他们说，加速主义恰恰能

做到这一点，它涵括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复杂

性和全球性。“加速主义政治试图保留资本主

义的成就，发展其价值体系、治理框架，而群众

病理学是可以容忍的。”［２］３５４甚至可以说，加速

主义宣布，我们不需要抵制或摧毁现存的资本

主义结构，相反，将其作为“走向后资本主义的

跳板”［２］３５５。确切地说，《加速主义政治宣言》

中留下了相当大的空白。然而，威廉姆斯和斯

尔尼塞克对加速主义政治学提出了一系列的要

求，包含了后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型、建设

知识基础，还需要重新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金

融、物流和消费的平台。此外，威廉姆斯和斯尔

尼塞克想让技术加速发展，同时实现那些现存

技术的潜能。对于社会和政治制度来说，加速

主义给出了一个目标，一个“集体自治”的普罗

米修斯政治学，试图通过实验来提出一种“组

织生态学”来达到这个目的。

《加速主义政治宣言》是当代社会理论和

政治理论的一部重要作品，是一本易于阅读、引

人入胜的作品，号召左派要恢复建立新世界的

能力。它给出了对未来社会的大胆而富有想象

力的观点，超越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静态

和暴力状态。此外，它包含和调动了全球性、复

杂性、抽象化和技术的资源，打破了知识分子左

派的一些常识，从而激励人们进行深入的思考

和行动。然而，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和其他

一般的加速主义作品的基本大纲和论断中也有

一些问题。下面，我会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些

批评：（１）加速主义认为批判与加速的力量脱

钩了；（２）加速主义思想中弥漫着这样的观点，

即在政治上主体是无能为力的。这两个问题紧

密相关，批判与加速的力量脱钩，需要加速主义

一方面要避免主体形成的问题（《加速主义政

治宣言》采取了这个路径），另一方面要给出一

个后政治的主体理论（即一种主体理论，这种

主体的存在既不否定，也不斗争）。因为超越

资本主义（这是加速主义者承认的目标）设定

了一种集体主体的形态，通过这种主体，超越资

本主义得以发生，而主体只能通过具体的历史

上的政治斗争形式来实现，所以，这里有很大的

问题。对于马克思来说（接下来我会谈谈马克

思），无产阶级才具有这个特殊地位，随着时间

的流逝，无产阶级成为集体性的“我们”，来超

越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而在当代传播资

本主义条件下，谁构成了“我们”却并不明朗。

然而，当代政治学的主要任务恰恰是构成集体

性的“我们”，“我们”才能实现一个不同的未来

社会。但是加速主义没有考察这个具体的让集

体性的“我们”得以成型的生产性政治运作的

问题。换句话说，主体形态的政治维度被掏空

了、被牺牲了，换成了诺伊斯所说的“加速主义

最基本的幻想，即能够天衣无缝地将人们整合

在一起”［３］１０３。加速主义的叙事采用了吸纳、从

属和沉浸的观念，认为自己超越了政治批判、否

定、斗争和抵抗。结果，加速主义理论的主体不

可避免地变成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主体。

从稍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还可以认为，加速

主义由于没有涉及主体形态理论，所以他们从

一开始就设定了一种资本主义统治的实体理

论，结果是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怪异的、恐怖

的、形而上学式的存在，认为资本主义无法避

免，这或许实际上并未发生。这说明了加速主

义的失败，摧毁了它可以带来一个新未来的能

力。我的看法是，最终这些问题会让加速主义

政治学无法获得成功。于是，一旦采用了加速

主义的政治策略，它只会强加资本主义的生产

关系，让我们在其许诺将我们从中拯救出来的

深渊中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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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街并不过时

　　加速主义的话语预设了加速主义和批判的

脱钩，它让自己成为批判的对立面，他们追求肯

定而不是否定，超越被他们戏谑地称为地方主

义、水平论和抵抗的民众政治学。马凯和阿瓦

尼西安写道，对资本主义唯一激进和有效的回

应就是，“不去抗议、不去破坏、不去批判，更不

要等待资本主义在自己的矛盾运动中的死亡，

而是加速让其断根、异化、解码、抽象的趋

势”［１０］４。不过，由于拒绝了批判、抗议和破坏，

左翼加速主义产生了连贯性的问题。作为一种

政治策略，它不可行也不可取。抛弃否定性资

源，是加速主义政治学犯下的第一个致命错误，

我说过，这个错误源于对马克思的误读，消除了

马克思的政治性，马克思十分强调对立和阶级

斗争，而在加速主义计划的未来方向却消除了

这些斗争。

加速主义将他们的线索追溯到马克思。费

舍认为，若马克思不是加速主义者，那么他什么

也不是。和兰德一样，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

认为马克思就是最典型的加速主义者 。这是

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并不拒绝现代性，也不试

图颠覆资本主义的既有成就。相反，威廉姆斯

和斯尔尼塞克认为马克思“为了彻底理解和改

变他的世界，他就使用了最先进的理论工具和

实验数据”［２］３５３。他们说，马克思想要“加速超

越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限制”［２］３５３。如果我们

看看马克思的作品，这种解释具有强有力的支

撑。对于马克思来说，如果不能加速现代性及

其技术成就的应用，就无法从资本主义下解放

出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道：

“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

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

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

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

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

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

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

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１１］

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唯有当现代工业带

来了巨大的生产力、带来了必然王国之时，自由

和共产主义才能实现。这是因为唯有超越了物

质生产的范围，自由才能实现，在那里不再需要

必要劳动。不能回头，不能退缩到前资本主义

或小规模生产和生活的范围里。只有在这个方

向上才能实现自由，只有通过资本主义自己创

造的技术和工具才能实现自由，只有通过掌握

和采用技术才能实现自由。毕竟，资本主义产

生了巨大的物质材料，随之也带来了巨大的暴

力、悲惨和苦难的状况，而财富的丰富过剩，意

味着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重新分配的可能性，这

将让我们过得更好。

加速主义十分喜欢用未来主义和肯定技术

的方式来解读马克思。不过，加速主义忽略了

历史和政治进程，而只有这个进程才带来了生

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说，历史进程决定了加速

如何发生，以及谁在进行加速。加速主义对马

克思的解读所遗漏的东西就是绝缘体对立和阶

级斗争的领域，以及革命主体的理论，而只有主

体才能将人的生产活动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

来。于是，马克思思想中的政治内涵被掏空了。

加速主义似乎想承认和利用马克思对未来社会

和技术发展的关注，而忽略了让另一种未来可

以诞生的生产关系。

若要更好地理解这种消除马克思的政治

性，并做出未来主义式解读的自相矛盾式的愿

望，可以参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中的“机器论片段”。在加速主义的话语中，这

篇简要的文本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它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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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喷发，是奠基性的文本，马凯和阿瓦尼西安称

之为加速主义的“历史和概念谱系学”。他们

认为，这也是马克思“最开放的加速主义文

本”［１０］９。在该文本中，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

的生产方式向机械的“巨大有机体”巨变的过

程。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利用这种机器不是

用来减少工人的劳动量，相反，它成了通过生产

和剥削剩余价值来尽最大可能剥削工人的手

段。对加速主义来说，马克思在这里十分重要，

因为他并不想为了修正这种状况而颠覆整个转

变过程，他并不想摧毁资本主义所生产和使用

的机器体系，相反，他想将机器生产从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局限下解放出来。不过，对

于这篇文本，加速主义没有讨论的问题是，对于

马克思来说，为了让这一切得以发生，工人自己

如何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换句话说，对马克

思来说，这就是一个在冲突中出现和形成的集

体主体，为了这个集体主义，必须重新改变机器

的用途。

若是将斗争的力量与未来相脱钩，那么左

派必定会被资本主义所吸纳。这意味着超越资

本主义的左派加速主义不可能像《加速主义政

治宣言》中所建议的那样，仅仅通过自上而下

的设计，后资本主义的计划，社会和经济建制，

或者重新利用资本主义下由专家学者掌握的体

制、技术和平台，以及左翼版本的朝圣山学社。

相反，正如马克思所说，加速是一种站在批判和

具体历史力量基础上的否定功能。在这个过程

中，集体主体和转变的行动者在斗争中成长起

来。上街并不过时，甚至战场无处不在，从实体

空间到赛博空间，全球地、抽象地、高度技术性

地设计未来的任务，依赖于重新建构“我们”的

进程，这是关于“我们”的未来。

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的作用就是走向

共产主义的加速剂，通过斗争，革命主体成长起

来，并具有了自我意识。走向共产主义的运动

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地方性斗争来推进，这些

斗争独自进行，逐渐彼此发生关联。在《共产

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了“全世界无

产者的永久的联合”。他们写道，现代工业技

术和传播网络可以让不同地方的工人更容易彼

此联系，集中斗争的力量在更大范围里进行阶

级斗争。在这个过程的基础上，工人组织形成

一个阶级，继续形成一个政党。今天，在经济、

技术和社会领域中的统一进程必须被彻底地重

建。规训权力和福特制生产的式微，已经彻底

改变了资本之下的生活经验和劳动组织。原来

的工厂是构成共同身份和阐释政治错误的发生

点，现代已经被公司所取代，公司是一个网络，

其中劳动者被无情地个人化，让其更富有弹性，

也更具有不定性。在这方面，我们的世界显然

不同于马克思的世界。不过，今天的政治斗争

是一样的。斗争就是马克思的集体主体形态的

斗争，这既是地方性的斗争，也是全球性的斗

争。加速主义政治理论忽略了这一点。

今天，知识分子左派的任务并不是抛弃分

散的斗争和造就主体的领域，不是拒绝抗议、直

接行动、游行或者将水平论视为注定失败的民

众政治学的过时无效的残余物，也不是去摆脱

让共产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我们”得以成长

的场景，相反，任务是在表达这种“我们”的计

划中加入各种各样的力量，这是一个方兴未艾

的计划，将同时在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领域里

发生。麦肯齐·瓦克在对《加速主义政治宣

言》的友善的批判中，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找

到一种语义上的黏合剂，将各种冲突和斗争的

点黏合在一起。从占领华尔街到弗格森和巴尔

的摩的起义，再到反抗紧缩政策和学费涨价的

罢工，我认为，跟随在瓦克之后，这是一个联合

起来的问题，让各种愤怒和欲望形成多种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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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爆裂性的关联。瓦克认为，这个关键性

的策略，涉及各种反抗资本的劳动力量之间的

关系。这里有组织和协调的问题。然而，加速

主义拒绝了他们所谓的地方主义，转向了全球

主义和抽象化的政治，在那一刻，他们需要培养

出一种可以横跨领域的集体性身份和欲望的

关联。

因为加速主义拒绝了阶级斗争和反资本的

抗争，所以他们无法进入抗争的政治领域，因而

他们对主体形态问题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关注

不够。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谈谈马克思的核

心问题：“谁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

　　三、回到造就主体的政治学

　　谁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谁是资本主体之

后的主体？当加速主义涉及主体的生产和形态

的时候，他们要么缄默不语，要么语焉不详。在

《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全篇中都谈到了发现一

种“现代技术社会身体”，但很少谈到人类身体

或身体的集合能够做什么或成为什么。还有，

这里究竟是谁的“现代技术社会身体”？《加速

主义政治宣言》并没有说。此外，《加速主义政

治宣言》谈到了创建“真正的民主”，但基本上

没有谈民众存在或形态是什么。相反，在整篇

文章中，都弥散着对人民的不信任，试图削弱人

民自治的能力，借用雅克·朗西埃的话来说，这

里出现了对民主的憎恨。加速主义似乎制定使

用自上而下的计划，（重新）编制计划，进行控

制，其目的是为了组织人民自发地、反复无常

地、无效地行动，因此，不让人民倒退到浪费能

量的“新原始 －地方主义的变体”。柏拉图的

精英治国在这里起到了不少作用。

加速主义试图超越政治大众政治思想和行

动中的地方主义（抗议、游行、直接行动、水平

形式的组织等等），他们认为自己只关注于抽

象化的、复杂性的、技术性的、全球性的价值和

形式。倘若说左派就是实际有效地反全球新自

由主义资本主义权力的反霸权运动，那么，加速

主义者十分推崇这些价值和形式。不过，加速

主义推进这些东西，仿佛这就是唯一重要的事

情———仿佛对立和阶级斗争只是拖累一样。这

样，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形成的“我们”就被牺牲

掉了。由于加速主义将政治还原为技术专家和

行政人员对社会领域的设计和管制，所以他们

掏空了政治的内涵。

掏空政治的否定和阶级斗争的内涵，最终

导致了他们没有给出在政治上有用的主体理

论，这一点在加速主义对太空旅行和逃离行星

的崇拜中可以窥豹一斑。为了恢复左派的创造

性的想象力，加速主义要求人们关注１９世纪晚

期和２０世纪初期俄国宇宙主义观念。俄罗斯

宇宙主义者尤其是尼克莱·斐多洛夫推崇这一

模式，并认为左派要学会用这种方式进行思考：

思考是一个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实践，它将超

越地球上现存的生命形式的局限。于是，宇宙

主义便采用了科幻想象力，来挑战中立本身：人

类的基本计划就是想象出逃离地球的方式，来

超越我们物种的行星范围［１２］。换句话说，对于

宇宙主义来说，地球是一个陷阱，科学技术试图

让我们所有人从那里解放出来，开启更美好未

来的无限可能性。在一篇更富想象力的加速主

义论著中，本尼迪克特·辛格尔顿采用了行星

越狱的说法，为了说明逃离我们自己、逃离我们

寓居的环境的可能性和含义。在这篇论文的结

尾，辛格尔顿邀请我们思考一下我们陷入猎人

陷阱的状况。为了逃离陷阱，不能靠运气，被困

者需要理解它是如何陷入到自己的困境中的，

必须理解它变成了什么。辛格尔顿写道，为了

成为猎物，“这就是在捕猎中的一课，而这种认

识是逃离陷阱的前提条件”［１３］５０４。为了翻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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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被困者必须学会让自己避开猎人的视角，被

困者需要通过自我变异来逃离。辛格尔顿写

道：“逃离者自己需要改变：逃离陷阱的人，绝

不是陷入陷阱中的人。”［１３］５０４

与很多加速主义作品一样，辛格尔顿的思

想实验非常有想象力，引人入胜，也趣味盎然。

当然，强调为了逃离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需

要自我变异，他是对的；强调“被困者”的意识，

他也是对的：“被困者”有能力理解自己及其状

况。不过，意识及其形态，是一种集体产物，是

需要通过阶级斗争来生成的东西，它并非个人

知识，也不是单纯学会从不同视角去看的问题。

相反，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个集

体斗争和力量的问题。总而言之，辛格尔顿将

政治问题和超越资本主义的过程变成了严格意

义上的从技术和生物学出发去避免阶级斗争的

问题。仿佛资本主义是某种需要通过有效设计

来逃离的东西。用迪恩的话说，我们或许可以

说辛格尔顿抛弃了对立和阶级斗争以及革命行

动，而倾向于一种普罗米修斯的方式，即通过掌

握科学，来控制自己的生物形态学和行为可塑

性，从而逃离他的状况。

打败资本主义是一个政治计划。这意味着

左派获胜所需的战略（加速主义到处宣扬的战

略如设计未来、建立新组织、科技再利用等）预

设需要一种集体主体，这种集体主体是在与资

本的具体斗争成长起来的。没有这种斗争，就

只有披着左派外衣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静

态主体。为了让加速主义避免陷入这种命运，

就必须关注如何重建个体和集体主体的政治任

务。在这个意义上，重建意味着消除我们自己

的个体性，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主体（资本主义

的无情的个体化、安全化、竞争性、自我中心和

原子主义的个体存在物），为了实现新共产主

义和后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将重新建构为一种

新的共同集体的力量。当约迪·迪恩说“共产

主义主体并不是个体的集合或汇聚，而是一种

对立于个体主义及其附属物的力量”［１４］时，她

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对她来说，积极的集体斗

争就是让我们不再是个体、生成为其他东西的

渠道，即让我们成为共产主义者。在这个意义

上，个体斗争就是彻底重构我们身体的力比多

经济学，其在政策和设计的表面下运作。通过

这个过程，我们渴望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就是

说，我们集体渴望着实现集体的愿望。这就是

通过否定实现的主体化形式，这样的主体化形

式必将实现。这样，占领运动绝不是政治失败。

仅仅因为警察已经清场，或者因为他们并

没有直接影响那时金融活动或政治政策，就认

为占领运动失败了，这种看法没有看到问题的

关键，这就是迪恩和之前的马克思所关注的问

题：战斗的真正成果并不在于立竿见影的结果，

而是在于通过阶级斗争建立和强化了共产主义

或后资本主义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抗议、直接

行动、游行，甚至自我关怀和关注他们的地位问

题之类的实践，让政治团结得到成长，而不是丧

失，给出这样的策略有助于建立反资本的集体

主体。总而言之，加速主义需要将这种自我超

越的过程看作反资本的政治集体任务，而不是

在设计或技术能力上的一种后政治实践。的

确，打败资本主义是一个政治和技术的过程，在

范围上，它既是微观政治，也是宏观政治。不

过，强调阶级斗争绝不是完全不同于没有任何

否定的加速话语。最终，牢记阶级斗争，会重新

描绘出加速主义。回到马克思，通过阶级斗争

改变我们对加速的看法。向前进。加速，但只

能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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